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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文化源流考论

刘学智， 李路兵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织女、牵牛两星的称谓，最早见于《诗经》。西汉初的长安，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开始生成，长安斗门

今存西汉牛女二石像，这是牛女星宿最早的人形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神话的人物和情节已经定型，唐宋以后

在民间口传中又进一步演进。七夕节俗也起源于长安。西汉初长安已有七月七日守夜乞愿、穿针乞巧的节俗，六

朝时传播到江南，至唐代已风靡全国，尤以长安为盛。长安斗门的石婆庙庙会正是七夕节俗生动的载体，附近的牛

女二石像石婆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而且是弘扬七夕文化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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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是古代人民根据星象创

造的，织女、牵牛星分处银河两岸，因而被看作隔河

相望的男女，发生恋情并成为夫妇。这一美丽动人

的爱情神话，向七月七日这一岁时性“良日”渗透，最

终形成七夕节。牛女神话形成于何时，七夕节俗起

源于何地，并非纠缠不清的问题。本文认为，牛郎、

织女的爱情神话生成在西汉初，七夕节俗也起源于

西汉的京城长安；长安是牛女传说的故乡，是七夕文

化的发祥地。

一、牛女神话生成在西汉时代

茅盾在《读(中国的水神)》中说，研究古代神话

有两条路，要“从秦汉以前的旧籍中搜剔中国神话的

‘原形”’【lJ170，还要“从秦汉以后的书籍乃至现在的

民间文学中考究中国神话的演变”【1J17l。所谓“原

形”，就是“中国民族原始的宇宙观、宗教思想、伦理

观念、民族历史最初期的遗形，对于自然界之认识等

等”[1]171。“为什么神话会‘演化’呢?‘文雅’的后

代人不能满意于祖先的原始思想而又热爱此等流传

于民间的故事，因而依着他们当时的流行信仰，剥落

了原始的犷野的面目，给披上了绮丽的衣裳。”[2]270

茅盾关于古代神话研究方法与演变原因的理论，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牛女神话而言，《诗经·小雅·

大东》已提供了神话的“原形”，但这一爱情神话在西

汉初才开始生成；此后在诗赋或笔记中多有吟咏与

记载，“把一件历史事实作为底本或骨架，然后披上

了想象的衣服，吹入了热烈的情绪”【1]”4，牛女爱情

神话因而定型；唐宋以后，在民间口传中有所演进。

据此，我们把牛女神话划为孕育、生成、定型、演进四

个阶段。

先秦时期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孕育期。牵牛、织

女两星的称谓，最早见载于《诗经·小雅·大东》。其

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跛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

明，西有长庚。有抹天毕，载施之行。”bJl48朱熹注

日：“汉，天河也。⋯⋯织女，星名，在汉旁。⋯⋯维

天之有汉，则庶乎其有以监我；而织女之七襄，则庶

乎其能成文章以报我矣。⋯⋯牵牛，星名。服，驾

也。箱，车箱也。⋯⋯言彼织女而不能成报我之章，

牵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启明、长庚、天毕者，亦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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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施之行列而已。”【3j148这首诗并举织女、牵牛、

天毕、南箕、北斗等星名，责怪天上星宿空有名号却

不切实用，名为织女而不能织成锦缎，名为牵牛而不

能用来驾车，名为毕星而不能用来掩兔，名为箕星而

不能用来簸糠，名为斗星而不能用来挹酒。此诗作

于幽王之世，《毛序》日：“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

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郑玄笺云：“谭国在

东，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鲁庄公十年，齐师灭

谭。”[4]727陈奂日：“幽王之世，东国伤困，则西周之

政乱也。谭国大夫作诗告病，本刺周乱，编诸小

雅。”引5可见，产生在周城镐京的织女、牵牛等星宿

命名，已随着周代文化的传播而被当时的东国人民

所接受了。镐京，即今之丰镐遗址，在长安。这一神

话在孕育期就与长安关系密切。

在《诗经·小雅·大东》里，“织女”、“牵牛”只是两

个星宿的名称。先民为何要把银河两岸的两颗大星

分别命名为“牵牛”、“织女”呢?茅盾在《楚辞与中国

神话》中说：“原始人民⋯⋯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

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

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1 158远古

时代，日月星辰的运行引发先民的想象，他们把原始

的农耕信仰投射在星象上，根据人间的生活来命名

和识别星宿，赋予星宿神格和人格。毛氏传日：“襄，

反也。”郑玄笺日：“从旦至莫(暮)七辰，辰一移，因谓

之七襄。”[6]679织女之星象同于人间织作的女子，故

而被唤作织女星。“牵牛”，是驾车之牛的形象。张

衡《思玄赋》“服箱”句章怀注日：“服，驾也。箱，车

也。”[6]680又古诗“牵牛不负轭”，亦本此诗为

说。E6]680可见，牵牛、织女两星宿，正是先民劳动生

活在天上星象的投射。织女、牵牛与天汉，是构成牛

女神话的三个基本要素。①茅盾说：“现所存最完整

而且有趣味的星神话，是牵牛织女的故事。⋯⋯但

《大东》里⋯⋯亦无恋爱的故事。”⋯1 83《诗经》虽把织

女和牵牛并举，“织女”星已人格化，但“牵牛”星还是

驾车之牛，牛女神话尚在孕育中。

两汉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生成期。汉初，天

人相类、天人感应的宇宙天象观与谶纬之说对牛女

神话的生成有很大的影响。织女、牵牛二星被奉为

星神。《史记·天官书》日：“织女，天女孙也。”[7J13ll

司马贞《索引》云：“织女，天孙也。”一J1311织女获得在

天界诸神中的地位和身份。《春秋元命苞》日：“织女

之为言，神女也。”[8]卷7《春秋运斗枢》日：“牵牛神，

名略。”[8]卷9则在纬书中也有此二星神。织女、牵牛

二星还具备了人的形体。元狩三年(120)，汉武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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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模仿牛女二宿隔着天河遥遥

相望的情景，在昆明池的两侧各立一座牵牛、织女石

像⑦，牵牛、织女二星开始具备人的形体。牛郎、织

女石像成为昆明池的胜景，东汉班固、张衡均有吟

咏，魏晋时犹存著录。《关辅古语》日：“昆明池中有

①撰者按：杜汉华在《牛郎织女流变考》中说，目前有河

北鹿泉、江苏太仓、山东沂源等地为开发地方旅游资源，自鸣

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杜氏摒除众多怪谈，却提出“汉

水襄阳、南阳说”这一新的假说。杨洪林在《汉水、天汉文化

考》误以汉水为银汉，高唱汉水流域是“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

文化土壤”。张君在《七夕探源》中以“汉之游女”攀附天河之

织女，遽言“七夕节产生于楚国”。杜、杨、张三文均据《诗经·

周南·汉广》立论，错把汉水流域作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

(杜、杨、张三文分别载陶玮选编《名家谈牛郎织女》，文化艺

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2—100页，第196—206页，第244

—255页)这些说法是很不充分的。《汉广》：“汉有游女，不

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水

东入长江，故诗中把汉水、长江并举。朱熹注曰：“江汉之俗，

其女好游。”(见《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

页)程俊英说：“这是一位男子爱慕女子不能如愿以偿的民间

情歌。”(见《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可谓知音。然鲁诗、韩诗却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韩

诗》日：“郑交甫过汉皋，遇二女，妖服佩两珠。交甫与之言，

日：‘愿请子之佩。’二女解佩与交甫，而怀之去十步，探之则

芒矣。回顾二女，亦不见。”(见《初学记》，中华书局1987年

版，第53页)韩诗、鲁诗以此解说诗旨，已失风人之心。杜汉

华训“织女”为“汉之游女”，认为郑交甫会汉水女神这一神话

传说演变成牛郎织女的传说，持论新奇，却难以自圆。杨洪

林误以“又天河也”为“东流为汉”的补注，其言“地上有汉水，

天上亦有汉水”，“地上汉水连天汉”，均失之浅陋。殊不知银

汉、银河既可称“汉”，又可称“河”。如《康熙字典》“河”字下

注“又银河、天河也”。如杨氏之法炮制，则地上有大河，天上

也有天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则黄河流域当是这一神话的

起源地了。张君以鲁诗、韩诗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未

足惬意，遂强解“汉水女神”为“织女”，徒添笑柄。综上，汉水

流域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这只是一击即破的新的假说而

已。

②撰者按：牛女石雕在两宋方志中仍有著录，北宋宋敏

求《长安志》卷12：“今石人宛在，疑后人名石父石婆云”。南

宋程大昌《雍录》卷9露台：“昆明池旁有石婆庙，盖牵牛讹为

石翁，织女讹为石婆也0”(此两条文献引自李道和《岁时民俗

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7—198页)

牛女石雕，今在长安斗f-i，即北常家庄村西石婆庙的“石婆”

和斗门镇上的“石爷”两石雕像。据汤池考证，这两尊石像具

备了人间男女的性别与职业特征。(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

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7—88页)长安斗门的

牛女二石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刻，距今已有2100多

年的历史，1956年被列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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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9J95

《文选》卷10潘岳《西征赋》云：“昔豫章之名宇，披玄

流而特起。仪景星于天汉，列牛女以双峙。”李善注

引《宫阁疏》日：“昆明池有二石，牵牛、织女象

也。”【10J160牛女二石像，还被想象成隔河相望的恋人

或夫妇。宋严有翼云：“汉武帝于昆明湖中作二石

人，为牵牛织女象。盖欲神异其水，比方河汉。班固

《赋》云：‘左牵牛兮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虽不云

七月七日聚会，其意以为夫妇之象，天道深远，所不

敢言也。”【11J550牵牛与织女二石像隔昆明池相望，与

牵牛星同织女星相隔银河之情状相仿佛，以具体生

动的人体形象暗示了牛女二星的婚恋关系，标志着

牛女二星爱情神话的生成。人形化的织女和牵牛出

现在东汉文人的诗歌和民间的绘画里。《古诗十九

首》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

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织女进一

步人形化，她有“素手”，还会“涕泣”，俨然一个美丽

的女子，而织女与牵牛则是一对被天河阻隔的恋人。

两汉绘画里，牛女神话也成为重要的题材①，牵牛、

织女二星从天上的星宿，变为人间的情侣，成为古代

社会男耕女织劳动生活的具体呈现。

鹊桥相会说，是牛女神话生成于西汉初的又一

重要佐证。在《诗经》里，牵牛、织女为天河阻隔，西

汉初《淮南子》却有鹊桥相会的传说。《白孔六帖》卷

9“乌鹊”注引《淮南子》“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

女。”【12儿56茅盾说：“白居易《六帖》引乌鹊填河事，云

出《淮南子》(今本无之)，则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

了。”【1J84《淮南子》的这条佚文是鹊桥相会说的最早

记载。至东汉鹊桥相会说广为流传。唐韩鄂《岁华

纪丽》卷3“鹊桥已成”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云：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

髡，因以梁渡织女故也。”【13J显然，从天河阻隔到役

鹊为桥、鹊桥相会，这一爱情神话更加完美动人。

综上，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在西汉初开始生

成。织女从人格化的星神，成为具有了人形化的普

通劳动者；这一神话的结局从天河阻隔转为鹊桥相

会。诚如茅盾所言，“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
7，，[1]84
J 0

魏晋六朝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定型期。由于

神仙思想的盛行和神仙传说的推动，在文人诗赋和

笔记小说中，牛女神话表现出更多的世俗化和情欲

化倾向。首先，人物关系更加亲密，牛郎与织女从相

恋到婚姻，由恋人而夫妇。《文选》卷19《洛神赋》

“咏牵牛之独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云：“牵牛为

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

七日乃得一会。”【10]271最早称牛女为夫妇。夫妇之

说，至吴均《续齐谐记》成武丁故事乃确定。唐韩鄂

《岁华纪丽》卷3“织女将渡”注引《续齐谐记》日：“桂

阳成武丁有仙道，忽谓其弟日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

吾向以被召。弟问织女何事渡河。答日暂诣牵牛。

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是也。”【13J傅玄《拟天问》日：

“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14j76其次，情节结构

更加完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引南朝殷芸《小说》

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

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

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缍，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

一年一度相会。”【14 J784可见，牛女神话已有完整而曲

折的情节。至此，织女的身份及牛、女二星的关系和

性格从许嫁到隔绝再到相会的故事情节都已定型。

换言之，到了魏晋南北朝，牛女神话已经演绎出完整

而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出生动而鲜明的人物性格。

隋唐以后是牛女爱情神话的演进期。牛女神话

仍然通过文人创作与民间口传两个途径进行传播。

白居易、杜牧至秦观都沿用西汉以来的神话传说，写

出了美丽动人的诗篇。白居易《长恨歌》写明皇与贵

妃在七夕守夜畅想鹊桥相会的神话，喊出“在天愿作

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相随的爱的誓言。

北宋秦观《鹊桥仙》：“织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

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

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在长久时，又

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借牛女神话来讴歌坚贞不渝的

爱的信念。不过，这些诗篇对牛女神话的人物性格

与故事情节上并无发展。民间口传的牛女爱情则形

态各异。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牛郎织女”条里

采集了一则普遍流传的牛女传说，其情节是：“织女

为天帝孙女，王母娘娘外孙女，于织缍之暇，常与诸

仙女于银河澡浴。牛郎则下方一贫苦孤儿也，常受

①撰者按：汤池说：“牵牛织女这个美好的神话传说，在

汉代的美术作品中得到广泛的表现。例如河南洛阳1957年

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在前室顶脊上绘有牵牛、织女星。

东汉画像石中，还刻画出牛郎、织女的具体形象。如南阳有

一块画像石，画面右上方刻画河鼓三星，其下刻画着叉腿而

立的牛郎，右手持鞭上举，左手握缰牵牛，形象栩栩如生，画

面左上方⋯⋯有一挽着高髻作跽坐状的妇女，当是织女形

象。再如山东肥城孝堂山郭氏祠三角形石梁底面，⋯⋯织女

三星，其下刻画着坐在机杼前操机织锦的织女。”(见汤池《西

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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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嫂虐待，分与一老牛，令其自立门户。其时天地相

去未远，银河与凡间相连。牛郎遵老牛嘱，去银河窃

得织女天衣，织女不能去，遂为牛郎妻。经数年，产

儿女各一，男耕女织，生活幸福。不意天帝查明此

事，震怒非常，立遣天神往逮织女。王母娘娘虑天神

疏虞，亦偕同去。织女被捕上天，牛郎不得上，与儿

女仰天大哭。时老牛垂死，嘱牛郎于其死后剖皮衣

之，便可登天。牛郎如其言，果偕儿女上天。差已追

及织女，王母娘娘忽拔头上金簪，凭空划之，顿成波

涛滚滚天河。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无由得过，只有悲

泣。后终感动天帝，许其一年一度于七月七日鹊桥

相会。”[15]82这一民间口传文学，通过牛女之被阻

隔，谴责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表天帝和王母娘娘，具有

强烈的批判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牛郎、织女的性格

形象更加丰满，成为勤劳善良、忠于爱情的美好典

型。许多学者认为，民间口传中的牛女神话是结合

了天鹅处女型故事和兄弟分家型故事，在长期流传

中加工改造而成的。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长安西南昆明池畔开

始修建牛郎、织女庙，设案供奉牛女二石像。北宋宋

敏求《长安志》卷12县二长安：“唐贞元十四年置石

父庙。”“石婆神庙并在县西南三十五里昆明池右。”

“今石人宛在，后人名石父石婆云。”u6J这是史载最

早的牛郎、织女庙。“石父”、“石婆”是长安乡民对西

汉牛郎、织女石像的俗称。此后，有许多地方也修建

祠庙，祭祀牛女二星神。

综上，牛女爱情神话在周代的镐京孕育，在西汉

初的长安生成，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士的修饰与定型，

隋唐后在民间广为流传。无庸赘言，长安正是牛女

传说的故乡。

二、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

七月七日，并非“七夕”。七月七日原是岁时性

的节日，与牛女神话无涉。这一“良日”古已有之，其

节俗包括曝衣、曝书等。“七夕”则依托牛郎、织女的

爱情神话而产生，是一个纪念性节日，其节俗主要有

守夜乞愿和穿针乞巧等。

《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夏

秋之交，正是曝晒旧衣和制作新衣的时节。宋卜子

《杨园苑疏》日：“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常至七月

七日，宫女出后登楼曝衣。”【17]卷31据此，七月七日曝

衣之俗，可溯至西汉武帝时。东汉崔蹇《四民月令》

日：“七月七日作曲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

裳。”[18]76则曝书、曝衣以免虫蠹，渐成习俗。此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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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魏晋尤盛。王隐《晋书》日：“魏武帝辟高祖(司马

懿)，以汉祚将终，不欲屈节于曹氏，辞以风痹，不能

起居。魏武遣亲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门下，⋯⋯七月

七日高祖方曝书，令史窃知，还具以告。”117J卷31司马

懿假病，仍不废曝书，可见七月七日此俗之盛。《世

说新语》日：“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晒衣物，乃仰卧

出腹，云晒书。”u9J76《竹林七贤论》日：“阮咸，字仲

容。七月七日，诸阮庭中灿然，莫非锦绨。成时总

角，乃竖长竿，标大布犊鼻樨于庭中，日未能免俗，

聊复尔耳。”[18]76卧腹曝书、挂犊鼻裤，是魏晋名士

七月七日的滑稽表演。可见，七月七日原有的节俗，

“曝书策，晒衣裳”【13]，都是在白昼举行的。晋潘尼

《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日：“商风初授，辰

火微流，朱明送夏，少吴迎秋。嘉木茂园，芳草被畴，

于时我后，以豫以游。”[18176这一“良日”里，达官显

贵们还要宴游。这里，潘尼也未提及牛女神话。

从西汉初年开始，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逐渐渗

透在七月七日这～“良日”，最终形成在七月七日晚

上守夜乞愿、穿针乞巧等一些新的节俗。七月七日

这一白昼的“良日”，渐渐变成了晚上的乞巧节；原本

在自昼举行的曝衣、曝书等节俗淡化了，守夜乞愿、

穿针乞巧成为七月七日晚上的民俗景观。①《四民

月令》和《西京杂记》里保留一些关于七夕节俗起源

于西京长安的珍贵记载。

①撰者按：《太平御览》卷31“七月七日”引晋周处《风土

记》三则。《风土记》云：“七月初七日重此日，其夜洒扫中庭，

然则中庭乞愿，其旧俗乎?”又云：“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

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

阳数，故以糜为饵。今比人惟设汤饼，无复有麋矣。”又云：

“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

于筵上，以祈河鼓(《尔雅》日河鼓谓之牵牛)、织女。言此二

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

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

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颇有受其祚者。”在第一则

中，周处指出，七月七日之成为“良日”，原因是“重其日”。就

像古人重视正月一日“元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

午”或者九月九日“重阳”一样，七月七日受到重视，成为“良

日”。明李诩日：“古人之节，抑有义焉。如元旦、上巳、端午、

七夕、重阳，皆以奇阳立节，偶月则否，此亦扶阳抑阴之义

也。”(见李诩《戒斋老人漫言》卷7，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

305—306页)但守夜乞愿，本是这一“良日”的旧俗么?周处

提出疑问。在第---N里，“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

显然，七月七日这一“良日”的饮食习俗与牛女神话并无关

涉。从第三则看，七夕守夜乞愿之俗至晋代已流行。由此，

七月七日转为“七夕”之痕迹，或可窥见(参阅《四部丛刊》子

部三编《太平御览》第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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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夜乞愿之俗的最早记载，提及西汉文帝窦后。

《初学记》卷7“七月七日”载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注

引《五王传》日：“窦后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

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有光照室，为

后之瑞。”[18]76《岁华纪丽》卷3“瑞光”注云：“前汉窦

皇后传云：后，观津人也。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

遇七夕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乃有神光照

室，为后之瑞。”[13J则七夕守夜“看织女”之俗也要溯

至西汉初。《四民月令》日：“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

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

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19]75在牛郎织女欢会

之时，百姓向二位星神祈求幸福，守夜乞愿之俗正在

形成。崔塞虽然提到七月七日“曝经书”的旧俗，不

过，“守夜者咸怀私愿”已经成为这个节日的重头戏。

晋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日：“欢宴未及究，晨晖

照扶桑。怅怅一宵促，迟迟别日长。”[19]76苏彦最早

把牛女七月七日晚上欢会作为诗歌的题材。自南朝

宋孝武帝，遂不称“七月七日诗”，而多称“七夕诗”。

七夕牛女欢会，百姓守夜乞愿，成为文人诗赋的重要

题材，并出现大量的应制诗。据《艺文类聚》卷4“七

月七日”载，宋孝武帝刘骏、南平王刘铄、谢惠连、王

僧达、颜延之、谢灵运、谢庄等都有《七夕诗》。梁武

帝萧衍《七夕诗》日：“白露月下圆，秋风枝上鲜。瑶

台含碧雾，罗幕生紫烟。妙会非绮节，佳期乃良年。

玉壶承夜急，兰膏依晓煎。昔悲汉越难，今伤河易

旋。怨咽双念断，凄悼两情悬。”[19]77一代帝王为

诗，竟能情辞恳切，感人至深。隋江总《七夕诗》“此

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19]79，隋张文恭《七夕诗》

“含情向华幄，流态人重闱”[19]79，都是借牛女七夕

相会写世俗的男欢女爱，十分露骨。大唐一统后，京

师长安的七夕守夜之俗更加繁盛。白居易《长恨歌》

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回忆七夕夜半骊山避暑时的

情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

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商隐《马嵬》云：“此日

六军同驻马，当年七夕笑牵牛。”可见，七夕此夜，帝

王、贵妃也要守夜乞愿。杜牧《七夕》云：“银烛秋光

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

牛织女星。”天阶，指唐代长安的宫廷。织女犹有相

爱的牛郎，每年还可一度相会，这些宫女却身陷禁

宫，虚度青春。此诗借牛女鹊桥相会的欢快，反衬宫

女身世的凄凉。显然，从西汉的长安到唐代的长安，

从民间到宫廷，已经盛行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活动。

伴随着唐帝国在军事和文化上的强盛，七夕守夜乞

愿的节俗遍布全国，远播四海。

穿针乞巧之俗也起源于西汉初的长安。《西京

杂记》日：“汉彩女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

以习之。”[20]53又日：“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

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

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

爱。”【20]57西汉初，七月七El长安宫中要穿针以显示

针织技巧，这是现存最早的穿针乞巧之俗的记载。

显然，汉彩女乞巧正是对织女星的崇拜。东晋偏安，

文化南移，穿针乞巧之俗传播江南。梁顾野王《舆地

志》日：“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

针，世谓之穿针楼。”[17]卷31从开襟楼的汉彩女穿针，

到穿针楼的齐宫人穿针，乞巧之俗由此承传。《荆楚

岁时记》日：“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针线，或以金银

玉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18]76穿针已定在

晚上，且要在月下进行，这说明牛女神话完全渗透在

七月七日这一“良日”。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七夕诗》

日：“迎风披彩缕，向月贯玄针。”【18J76这是最早以穿

针为题材的诗歌。梁简文帝萧纲《七夕穿针诗》“针

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19]77，则饶有情趣。其后又

有穿针题材的应制诗的产生。梁刘孝威《七夕穿针

诗》日：“故穿双眼针，时缝合欢扇。”[19]78汉代的“七

孔针”，发展为南朝的“双眼针”，用来缝制“合欢扇”，

则七夕穿针之寓意，除乞巧外，尚有求爱的要求。崔

颢《七夕》“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时持针线”，描绘

唐代长安城郊穿针乞巧的风俗。显然，西汉长安形

成的穿针之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进，唐初风靡全

国，而京师长安尤其繁盛。唐德宗贞元十四年，长安

修织女庙(俗称“石婆庙”)设案供奉。百年来，长安

石婆庙香火一直很盛，至今仍保留着七夕祭祀牛郎、

织女大规模的民俗活动，而石婆庙庙会(乞巧市的一

种样式)，成为传统的七夕节俗的生动载体。五代王

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日：“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

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

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

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

效之。”[21]50北宋汴京之节俗一仍唐城长安。《月令

广义》卷14“乞巧市”注引《岁时杂记》：“东京七月一

日置乞巧市。”[14]783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日：

“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妇女望月穿

针。”[22]209举国上下千家万户在七夕纷纷乞巧，表达

古代人民对织女星神的崇敬之情和妇女们提高技

艺、追求幸福的迫切愿望。明清时期，穿针乞巧的仪

式改在白天举行，花样更多翻新。古代女性崇尚灵

巧的生活理想，在这一节日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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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以及七夕节俗最早

产生在西汉初的长安，其后广泛流传。牛女神话和

七夕节俗在长安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与广泛的群众基

础。长安既是牛女神话的起源地，又是七夕文化的

发祥地，而长安斗门附近的牛女二石雕以及石婆庙，

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而且也是今天弘扬七夕

文化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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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July‘——seventh‘——evening Civilization

LIU Xue-zhi，LI Lu—bing

(College ofPolitics andEconomics，Shaanxi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Shaanxi)

Abstract：The naln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occurred first in the Book of Songs．In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the legend of love between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was taking shape．

The two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now kept in Doumen of Chang’an County were the

oldest man—shape images of the two heavenly constellations．The characters and plot of the legend had already
taken shape in times of the Wei，the Jin，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which continued in the Tang，the Song and the following Dynasties．The custom of celebrating the July一7th
Evening was alsp originated in Chang’an．In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people in Chang’an celebrated the

July一7th Evening by keeping watch at night for wish realization or threading needles for sewing craftsmanship．
This custom spread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Six Dynasties an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grandest celebration in Chang’an．The fair of the Stone Lady Temple is a live carrier of the custom of the

July一7th Evening celebration．The temple and the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are not only
valuable relics but also treasurable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civilization of the July——7th Evening；custom of the July——7th Evening Celebration；legend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stone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万方数据


